
少年铁手（上）



少年铁手（上册）

梦幻空花
我们四大名捕的宗旨是：为正义而战，锄暴安良，去恶扶善。决不
怕强权势汹，只求尽心尽力。不以众欺寡，不以强凌弱。不问情由，不
讲情理，只是因为职责在身就胡乱抓人杀人的事，过去我们不曾干，现
在我们不会做，将来我们也决不屑为之！以拳头制人，那是野兽行径，
以德服人，才是侠者当为。如果为王法所囿，只为朝廷效命，那我们只
是鹰犬走狗，四大名捕一向是官可丢、头可断、血可流，但侠义之心是
断断不死的！



有人想害你

梁癫要打杀蔡狂。
他一脚踢着了蔡狂的胸胁。
这时候他就听到对方的呼声。
那是先从心里喊出来的。
那颗心必定是已四分五裂的心。
然后那声音再透过了肺。
那肺也必然已四分五裂了。
之后那声音才自湖畔着火起风的稀薄空气里喊了出来。
那空气也给撕割得四分五裂。
“养养死了！？她是怎么死的！？谁杀了养养！？”
那时候，蔡狂仿佛已疯狂。
他已忘了闪躲。
不懂得躲避。
他已捱了一脚重创，胁碎骨断。
但他只知哀哀狂号，血水不断自咀里涌溢出来。
只要再一脚，梁癫就能踢杀了蔡狂。
却不知怎的，梁癫却收了踢了一半的脚。
本来他要攻杀这宿敌，易如反掌，同时也顺理成章。
他早已失去了爱妻。
一个没有老婆的父亲，总是特别钟爱他的女儿的。
何况是养养这般乖巧的女儿。
但不知怎的，梁癫却攻不下去。
他一看蔡狂的样子，一听他的声音，心中就油然的生起了一种感觉：
——他真的是那么痛苦的！
——他既然那么痛苦，就决不会杀死养养！
——难道他是冤枉的不成！？
梁癫喝问：“你为什么不躲开！？”
蔡狂狂喊：“养养是不是真的死了！？”
梁癫冷笑道：“你少装蒜！”
蔡狂像浑不知道自己伤重，每喊一个字都喊出一口血来：“我走的时候
她还是好好的，怎么死的！？”
梁癫怒笑道：“是你杀了她的，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
蔡狂愣了一愣：“我杀了她？”
他随即狂吼一声：“你戏弄我！”
一手抓向梁癫。
他这不算是出手。
他只是要把梁癫揪起来。
梁癫脸上发白，一反掌便格开蔡狂的手，怒叱：“你要干什么！？”
蔡狂狂烈地道：“你告诉我：你是诳我的，养养没有死，她没有死，是
不是？对不对？”
他的双目因狂烈无已的期望，因而发出湛蓝的青光。
梁癫顿时皱起了双眉：“你这是真疯还是假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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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问：“你为什么要杀养养？”
接着又问：“你真的没有杀养养？”
这两个问题，显得他已颇为怀疑：究竟蔡狂是不是凶手了。
但蔡狂的眼色却黯淡了下去。
全然黯淡下去。
他看得出来。
梁癫是说真的。
——养养死了。
（养养竟然死了！？）
他大吼了一声：“养养，你等等我！”
他大步就往七分半楼方向飞奔。
他对梁癫视若无睹。
梁癫在这一刹间，也不知该出手好，还是不出手好。
现在的情形，只要他把握时间出手，就一定能除掉这号大敌。
可是，他看到蔡狂现在的样子，连他也不敢相信，这人会是杀死自己女
儿的凶手！
当蔡狂正越过他而且背向他之际，他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一个可以证实蔡狂是不是杀人凶手的方法。
他一伸手，抓向蔡狂背上的褡裢。
他一手夺过褡裢，立即撕开一看，只见布絮破裂中，赫然现出一口刻有
鲜丽红梅的金色小瓶！
蔡狂伤恨欲绝之际，忽然觉得自己身上的东西给夺去。那是一种肉血相
连的感觉。那一刹间，蔡狂仿似听到养养在云深不知处的天外，哀叫了一声。
梁癫要是拿他别的事物（包括夺取他的性命），他可能都不会在意，但
要攫取这项养养交给他的东西，他是宁死都不肯失去的。
他大吼一声：“拿回来！”
手祭“大威德金刚手印”，急夺金梅瓶！
梁癫一见褡裢里真的是金梅瓶，认定蔡狂是为夺宝杀人，当下再无置疑，
再见蔡狂向自己下杀手，当下怒叱：“杀人还敢抵赖，纳命来！”
运聚“最胜金刚”之大力，反挫反击。
两种奇大无比的力量相击，轰的一声，整座湖的火势突然炸炽了起来，
在湖心倒卷出一道井粗的水柱，直冲半空，因水柱沾着黑油，黑油正燃着火
焰，所以这水柱看去，也是火柱。
本来二人功力相若，但蔡狂吃亏在一上来就受伤在先，所以这次两人再
功力比拚，蔡狂闷哼一声，萎跌于地，咯血不止。
梁癫一招得手，又要上前攻杀，蔡狂忽道：“你还欠我一个情。”
梁癫呆了一呆。
他马上想起在两人第七次比武时自己输了给对方的事，他原应把养养许
配给蔡狂，后来却还是毁了诺。
蔡狂喃喃地道：“我要你还给我。”
梁癫怔了一怔：“你要我饶了你？”
“不。”蔡狂哀伤的道，“我要你告诉我：怎么死的？谁杀了她？”
梁癫听得心头一震。
“你真的不知道！？”



蔡狂凄凉地摇首。
“你真的想知道？”
蔡狂哀凉地点头。
——这样听来，蔡狂岂不是无辜的！
梁癫反问：“既然不是你杀死养养的，那为何金梅瓶又在你处？”
蔡狂诧道：“我杀死养养？”
梁癫铁青着脸色道：“你为夺宝瓶而杀人，敢做不敢认么？”
蔡狂冤叫：“金梅瓶是养养给我的，她叫我先在这里等她的！”
梁癫怒骂：“养养一向贞烈，克守妇道，和老杜十分恩爱，情深逾恒，
她怎么跟你这样相约！？你说谎！”
蔡狂叫起撞天屈来：“明明是她叫我来的！明明是她送给我的！不信，
你可以问她去——”
说到这里，才惊觉养养已殁。
遂而喃喃也呆呆地自语：“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子的事？”
“好了，你自圆其说，说不过去吧？露了狐狸尾巴了吧？我杀了你——”
梁癫道，“你也没话说了吧？”
蔡狂仍只愣愣的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竟完全没留意梁癫劈落的
手印。
只听一人扬声道：“因为有人想害你。”人随声到。



债主已回头

梁养养已死。
死在厨房。
蔡狂已走。
——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杀死养养的凶手。
梁癫追去。
——杀女之仇，仇深必报。
长孙光明也赶了过去。
他要去化解蔡梁的决战。
铁手也下山去了。
他似乎已找到破案的线索。
此际，七分半楼中，只剩下杜怒福和凤姑，相对无言。
凄然。
凤姑发现杜怒福的头发，竟一下子便白了那么多，而他本来不怒而威的
形容也变得极为苍老、黯淡。
她心里很难过。
——不止为养养的死，杜怒福的衰老，但因为这一死一老的恩爱夫妻，
因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和遭际，禁不住要感伤感叹。
她不禁幽幽一叹。
杜怒福守在养养尸身旁，抱着膝呆坐着，却忽然问：“你知道养养生前
——”他说到“生前”两个字，忽然哽咽。因为在才不过前一些时间，提起
养养，还不可能会跟这两个字有什么关系。有“生前”，因为已经是“死后”。
人死不能复生，杜怒福当然是哀痛的，他要吸一口气才能把话说下去。
“——最喜欢的是什么？”
凤姑想了一想，还是比较审慎地回答：“不知道。”
——一个正在伤心中的人，他的心思是难以捉摸，但却是易受伤害的。
“她最喜欢的是你。”
凤姑一向跟养养有极深的交谊，但两人相识时日却不算长，所以这答案
很令她有点惊讶。
“她佩服你。她觉得你很了不起。她做不到的，你都做到了。”
凤姑苦笑了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无论如何，不管在朝在野，儒林武林，妇道人家总是受压制的。她们
的职责似只是相夫教子，终生不能出来参政掌权。一旦有所作为，人们就称
之为‘抛头露面’，不是个好女人家。你则不然。你敢作敢为。你组织‘燕
盟’，无视于压力、轻忽、蔑视与耻笑。你的部属和拥戴者，男子还多于女
子。你收服的高手，也多是英雄好汉。你做到了别的女人做不到的，在江湖
上讥笑和鄙视中成长，你今天却是令人敬羡和喝彩，大家都已刮目相看。养
养说：你真是痛痛快快地为女人争了一口气。她很羡慕你。”
“我才羡慕她，一个女人，本应给男人来疼惜的，可是，我这么忙、这
么累、这么奔波，为了什么？我已三十来岁，还没有嫁出去，缺少家庭幸福，
将来没有依凭；我的部属的确男人较多，因而流言也就更抹不去了，同僚彼
此之间也更易生嫉，一个处理不好，恐怕就变成了荡妇淫娃，魔女下场！这
苦况不是孤独的女人能够承受的。一旦孤独成了孤僻，就算我现在已挣得的，



也得要一一断送出去，那才不值哪。”
“不过养养说：你何等聪明，你知道急流勇退。这几年，你与‘鹤盟’
结盟，把自己的实力，转过来协助长孙盟主，壮大势力，并结鸳盟。一个女
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又有自己的能力，再以此来襄助意中人，这才是真正无
负此生的女人。所以养养一直都认为你了不起。”
“其实她才令人歆羡。她贤良淑德，她对你的深情，从不转移。你跟她
结连理之后，你仿佛年轻了，容光焕发，更加胸怀济世大志，全力把‘青寒
果’移植成功，培植出解救人间绝症的‘大快人参’来。凭心自问，做一个
女人，做得那么辛苦干吗？像我，自少际遇坎坷，要自己出来闯荡江湖，不
知欠人几许情、多少债、多少有苦自己知。像养养这样，煮得一锅好面，人
人喜欢她，她又嫁得你这样的夫婿，那才是女人真正的幸福。我觉得她才是
幸福的女子，我待她像待自己的亲妹子，一直衷心祝福。她⋯⋯却没料⋯⋯”
“⋯⋯这是天妒红颜。我年纪比她大，常耽心自己比她先死，她可不要
为我守一辈子的寡，常劝她改嫁，没想到⋯⋯”
“她不涉江湖，克守妇道，不像我，刀里剑里火里水里血光里，我都直
去直回。按照道理，我该先她而死，却不意今日遽披惨祸的是她！”
“长孙光明对你情深义重，一直悉心相护着你，不会让你出事的。惭愧
的是我自己，未能好好地保护她，居然在青花会中、七分半楼出了事，我真
——”
“光明哥他护着我？你们自是都这样看。其实，苦在心头，点滴自知，
旁人未必看得出来。我们一样有着许多问题。光明他雄才大略，也自视甚高。
我跟他在一道，首先要自抑，不能沾了他的光，抢了他的风头。我们都是一
级一级从武林刀山剑谷中爬升上来的，所以都很清楚，在江湖中的风霜岁月
是怎么熬过来的，所以，都难免都提防着人；但如果整天都吊胆提心地防范
对方，便不会产生真情真义，所以又得要全心全意向着对方。我们过去都是
咬着牙硬撑了过来的，能成为一盟之主，也费了不少苦心，欠了不少人情，
亏了不少恩义，这些旧友故交，很可能有昔日的秘事情史，说彼此心中全无
芥蒂，恐亦不尽然。我俩对杜会主您老，因为是共同欠下恩情的人，反而能
够一致契心，全无隔阂。您在我们尚未成事之时，已慧眼相识，加上我们两
盟一会联结，对抗强敌，有利无害，故能磊落相交，可是，对待他人之时，
就不一定能如此坦荡无私了，你看，有时，他做了自作聪明的胡涂事，我不
坦言；他在外也拈花惹草！我会不知道吗！有时，我因争一口气，跟他争执
起来，他能让着我时，我会懊悔，若他不让着我时，我也把他气煞。您看，
我们是不是那么好，有没有养养说的那么幸福？”
“⋯⋯这些，你没告诉过养养吗？”
“养养是都知道了的，但她总是劝我，人生没有完美的事。她告诉我：
如果相信命运之说，有的人以星曜运行来算出影响一生起落，但星曜总是那
么个数目。好的星在上几个流年或大限配合得好，但下几个流年或大限当然
就有所欠缺了。如果以五行生克来观察命运兴衰，那么也必有得失，不见得
每一个组合都尽如人意。如果把影响大限十年的星曜置于一组方格内，就那
么几格，人就过了一生；如果以出生时辰来算出人的际遇，就那么八个字，
就过完了一生，那么奢求作甚？没想到，养养这般说我，却没替自己算，她
就这样过了一生⋯⋯”
说到这里，凤姑忽然把秀眉一蹙，像想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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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在平时，杜怒福必早已发现了。
可是他现在却因太哀伤而没有注意。
“其实替人占卜算命的，灵则泄露天机，不准时便呃神骗鬼，总是福寿
难全，不是福阴不足，就是难得寿终。我不够养养聪明，她学东西，一学即
会，我却是怎么学都学不会，一旦学入门窍，只会拿自己命来演算，发现自
己一生不过如此，不外如是，就心灰意沮，更不会钻研下去了，我常说，她
那么福相，命一定很好的了。她却说自己鼻下人中破了相，恐怕不寿，但只
要活得好，纵活得短些又何妨？唉，没想到，她却是这样子就逝去。小趾原
是她情同姊妹的婢仆，却不知是谁，冒充了她，去杀害她的主子。”
凤姑听到这里，忽道：“不对。”
“什么不对？”
“小趾是冒充的，我们没能马上发现，是我们平常跟小趾接触不深之故，
可是，养养跟小趾在一起相依为命已多年了，怎么也没立即瞧破呢？”
“这⋯⋯⋯⋯这倒是奇。”
“此外，小趾的冒充者去取‘金瓶梅’，她得要从这里第三层走上第七
层楼，第七层楼把守的是陈风威，他已发觉不对劲，但其他三层楼的守卫就
毫无所觉吗？”
“——风威说过：他跟小趾有过亲昵关系，也许，也许这样才发觉出不
妥吧？”
“或许这就是原因。但是，金梅瓶仍在青花会的时候，我们两对人都一
直很好，一旦失去了它，养养和你已阴阳相隔，而我也心神不宁⋯⋯”
“你是耽心长孙盟主吧？”
“我是担心他。”凤姑毅然决然的道，“我担心他此时此际，不是去调
解梁癫和蔡狂的争斗——”
“什么！？”
“我知道他在外面已有了女人。”
“这⋯⋯这也许是你多疑的吧？”
“不是的，女人在这方面是特别敏感的。这一段日子，他对我特别好，
可是，我知道，他的心似乎并不在我这儿。但这两天，他的魂魄仿佛又回来
了，现在记忆起来，从那时开始，小趾身就老躲在暗处，香气便一直不散，
好像，光明的心是和香味同在的。铁捕头不是在检验尸身之后说过吗？小趾
大约死了一天半以上。那么说，养养这两日身边的小趾，是一个冒充的杀手，
但光明似乎一早已知道这杀手的身份⋯⋯说起来，在这一天半里，我发现他
一共失踪了三次，三次回来，眼神里都充满歉意，但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他去
了那里。”
“我想，光明不至于是这样的人。”杜怒福不可置信地道，“是你自己
多疑了吧？”
“我的感觉是不会有错的。女人在这方面的感觉很少出错的。”凤姑带
着一种悲哀的傲然，“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他的为人我知道，他易动情，情
真但不专，比他强的女人他不愿意屈居，比他弱受他保护的女子他喜欢，但
却用情难以深长。他过去还有别的江湖女子，未尝得到，一晌留情，反而使
他情深追回，思慕缅怀。何况我们手边都没有了金梅瓶，好运不再，感情难
以掌握，真情难以依凭，就像一场梦幻空花，我也没了信心。”
杜怒福呛咳起来。



他的呛咳久久未休。
甚艰苦。
“你怎么了？”
“我没事。”杜怒福艰辛地道，“现在这儿主掌大局的只有我们两个，
我们要替养养报仇，就万万不能失去了信心。”
“好，我知道。”凤姑脸上因下定决心而呈现了一种极其艳丽的色泽：
“您再把陈风威请过来，我要好好问问假冒小趾女子的模样，我怕是⋯⋯
不管是谁，都好作防范。”
杜怒福道：“好。”
“不必了。”
忽然有人这么说：
“你不是说以前在江湖上欠下不少债吗？现在债主都已回头来找你
了。”



大门

语音是从大门口传来。
很好听的声音，但发音不甚准确，所以听起来糯糯的、柔柔的、浓浓的，
使人生起了一种艳丽的感觉。
听到这语音，凤姑就幽幽一叹：
“我耽心的，结果真的发生了。”
她毕竟是个久历风霜的女子，现在乍逢变故，她的语气和神态，都很镇
定。
“我只是很不甘心，”她幽怨地说，“我不相信光明会这样负我。”
“我相信他不会的，”杜怒福惨怒地笑道，“不过，敌人既然已到了我
们的大门口，而我们两盟一会的防守，居然没发出一声警报，这也足够说明：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说罢向养养尸首喃喃默祷。
然后才向他的女战友伏鸣凤说：“咱们下楼去迎接客人吧。”
——他似已跟爱妻拜别，再无遗憾。
“七分半楼”的大门也是倾斜的。
日影照筛进来，也有点倾斜。
——仿佛整个世界的秩序，也都有些儿倾斜。
它已快倒塌，只是还没有倒而已。
凤姑外表闲定。
她一向都是个很淡定的女人，以致长孙光明跟她造爱熟悉了之后，她也
对对方的身体熟悉了之后，反应之强烈，令长孙光明大为震讶。
他从不认为、也不敢置信：她是个需索那么强烈（强烈得近乎猛烈）的
女人！
可是她现在是一步凝妆一步楼。
每下一步一凝眸。
她的心也随着脚步往下沉。
因为她知道将会遇上她的情敌。
她一直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可是从来都未曾见过面。
她甚至觉得她一直都在自己的身旁左右、在心在衣，幽灵一般抹过，幽
魂一般纠缠，只是，她一直未能真正跟对方面对面地相会过。
——这女子既然在长孙光明心中有着重要的份量，那么，这场见面对她
而言也是重大的。
她不能不面对。
因为她是个江湖女子。
江湖女子都是凄凉的。
——本来作为一个女子，就不该入江湖。
闯江湖的女子对自己而言，是残忍的；实际上，一入江湖深似海，江湖
侠女也没几个是好下场的。
她要面对一般女子所不能面对的事情，以一种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所能承
受的坚韧，这对她自己而言是不公平的。
她感觉到外面的就是她的情敌。
她不欲在此时会见情敌。



可是情敌已来到大门口了。
她不能退缩。
她舒步下楼。
缓步下楼。
她扶着杜怒福下楼。
她觉得杜怒福是脆弱的。
——养养死后，他的份量就轻薄得似一张纸。
她自己却是孤独的。
——她自己一个要去会晤情敌。
终于初会情敌。
——情敌，其实是感情相同的朋友，但却因有共同情感而成为仇敌。
——既然同是爱一个人，为何会成了仇人？如果同是恨一个人，却往往
成了同志？为什么会爱一个人时会把其他爱他的人当成了仇敌？难道爱是占
有、不是付出？爱只允可忠诚、不可有负？
啊情敌。
情之仇。
——心中之敌。
爱之敌。
她终于见到她了。
在阳光中，这女子穿着黑色劲装，但她的服饰又很特别，很窄，很短，
所以露出多处，肩膊、腰脐、腿踝，都裸了出来，白得令她心中也不免怦地
一跳。
她随即发现那女子的秀气。
秀得别有一种妩媚处。

凤姑随后又发觉那秀气和妩媚，混合成一股艳色。
凌厉如杀气。
像杀死人一般的艳丽着。
竟比杀气还盛的艳色！
那女子微笑看着凤姑，那处子的稚气混和着姹女的妖艳，使凤姑也不禁
在阳光楼前一阵迷惚，心中发出一声呻吟。
那女孩叉着小蛮腰，腰好细，她一见凤姑，忍不住轻呼一声：“姊姊，
你真美。”
凤姑打从心里，喜欢这女子：她的样子。
——难怪长孙光明会变心了。
可是她不喜欢她叫自己做“姊姊”。
——自己既是“姊姊”，就得承认比她年老，而她便比自己年轻了。
她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只是样子看去只双十年华，所以她更喜欢叫人做
“姊姊”。
所以她笑道：“我知道是你，光明常对我提起你。”
“他？”小女孩笑了起来，“他不会向你提起我的。”
然后她说：“他不敢。”
“哦？”凤姑稳重地笑道，“你比我还了解他？”
女子神秘地道：“女人要了解男人，总有许多方法，而且有更多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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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吗？”
这一回，她不是小女孩了。
而是女人。
——“经验丰富”的女人。
凤姑耸耸肩，道：“我无所谓。他主持鹤盟，我负责燕盟。我是我，他
是他，我们俩是常走在一起，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份，谁了解他，谁不了
解他，跟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女子斜睨着她：“真的？”
凤姑淡淡地道：“没什么好说假的。”
“那么说，”小女孩好整以暇、偷偷笑道，“就算他已经丧命了，你也
不关心了？”
“什么！？”凤姑动容，“你竟杀了他！？”
只听在旁的杜怒福一声叹息。
深深一叹。
唉。
他明白凤姑已落了下风。
因为凤姑是真的关心长孙光明。
——那小女孩却不是。
她在玩弄。
——玩弄“好玩”的事物。
那女子又嘻嘻地笑了，笑得好清丽脱俗，但艳丽非凡。“姊姊，你骗得
了人，骗不了我。”
“因为我也是女人。”
她说。
“不。”凤姑说，“因为你什么都会做，什么都敢做，而你不是普通的
女人——”
“你是唐仇。”



大斗

小女孩又笑了。
她的唇很薄。
唇角很翘。
唇色很鲜。
所以笑起来的时候，咀巴很大，露出上排皓齿和绯色的齿龈，很是慧黠，
很是好看。
“姊姊，你好聪明。”她吃吃笑道，“可是你猜我是唐仇，实在好笨哦，
跟光明哥天生一对的笨。蔡相爷既然派我们‘四大凶徒’来助凌大将军，而
凌落石又遣我和燕赵来剿平二盟一会，不是我搞的事，还有谁有这样胡搞的
能耐呢？这样的杰作要不是出自于唐仇之手，还有谁能干得出来呢！”
杜怒福忽道：“可是看你的样子，谁也不会猜得出来。”
唐仇粲然笑道：“还猜不出来的，早就该去跳海。”
凤姑仍只追问：“你没真的杀了长孙盟主，是吧？”
唐仇道：“我还不舍得杀他哪。没有用的人，我才杀。他还有用，他很
有用。他最有用的是：可以伤尽你的心。你不舍得杀他，他可舍得杀你，你
信不信？”
凤姑淡淡地道：“没有什么信不信的。我们已失去‘金梅瓶’，大概也
失去互信的基础了，金梅瓶是你偷去的吧？”
“金梅瓶是相爷志在必得之物，我先拿了，再收拾你们，这样才无顾碍。”
“唐仇的毒，果然名不虚传。”凤姑轻吁了一口气，“你的毒药我还没
领教，但心毒已教人不寒而悚。”
“谢谢。”
“你的毒药未施，毒功未放，但毒力已毒害了人心。”
“嘻嘻。”
“你不知在什么时候，已引诱了长孙盟主，因而造成我和他的疏离，以
致未出兵已使敌人内哄，高明。”
“兵家之道，攻心为上。不过，你又焉知不是光明哥苦苦追求我的？你
就那么信得过他？不知他也是浪心无行，贪花好色？”
凤姑婉然一笑：“这句话，也是一种毒，专攻人心，离间挑拨，已尽其
极。”
唐仇敛容，衷诚地说：“凤姊气定神闲，确不好斗。佩服。”
她说的时候，剑眉秀剔，星眸带怨，但予人感觉却是英姿飒爽。
其实唐仇此际，对凤姑也大为服膺。
唐仇在这时候，已完全掌握取胜的契机，也就是说，她占尽了上风；反
过来说，凤姑已落尽了下风：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武力上，几乎都输定了、败
定了、甚至是死定了。
但凤姑的样子，还是很“定”。
她神闲意定。
她仍眯着眼，以一种只有妇人才有的风韵，看看她的敌人，像一个小母
亲，在看孩子在嬉闹；那样子是容忍的、体谅的、甚至是风骚入骨的。
——的确，比起凤姑来，她似乎仍是个孩子。
她知道自己微翘的唇很英秀，但却没有凤姑稍厚的红唇抿笑间抹过多少



艳烈的轻淫。
现在阳光很好。
风也很好。
如果她是个男子，她几乎就要爱上这面临失败但仍金风玉露好整以暇的
小妇人了。
可是她是女子。
她知道，很快的，过不多久，这世界上，这山上和这儿的两个美丽女子
中，就要并且就得要只剩下一个了。
当然剩下的是她这个。
——敌人是留不得的。
——何况是这样跟她有共同美丽但全然不同的美艳之大敌！
她系出於“蜀中唐门”，是唐门中最好读史的女子。
她也是川西唐门之中研究毒力的高手之一——好的暗器要发挥百倍的功
能，一定要作几种配合。
——发射的劲道。
——精巧的打造。
此外，便是火药和毒药的注入。
她多年研究毒力的结果，发现了一种人间至毒：
那不是药。
而是人心。
——没有比心毒更毒的毒！
就凭这个发现，她马上成为“四大凶徒”之一，名闻天下，杀掉不少任
何人都杀不了的人，而且，今天一亮相就已控制了全场。
她好斗。
不过人人都斗不过她。
她看着敌人一一给她斗得死去活来，让她斗死，她就觉得这是人生最大
的欢快，世上最大的成就。
她很少遇过像凤姑这样濒临绝境，但仍不哀告求饶，反而很宁静，像一
只瓷瓶，一口碗，她有被抚摸的感觉。
她平生最怕的是岁月。
她怕老。
老就会死。
——可是，如果年纪大些、老些，却仍似凤姑那么漂亮，那么有风韵，
仿佛老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她注意到天色很好，北雁南飞，已过午后，楼更倾斜了，而凤姑站在那
儿，微微地笑着，腰是那么的细，像她的头。可是那颈更细，像瓷瓶的颈，
一边头发垂下来，遮住她一只左眼，显得右脸更是风情，而且红唇更是烈艳。
她忽然生起了一种凄凉的感觉。
颈这种感觉常常有，而且常常令她感到寂寞和可怕的寂寞以及寂寞的可
怕。
所以她笑了起来。
她突兀的笑使得凤姑很有些讶异。
楼外长着一种掌大圆叶的青花。
花色甚寒。



——青寒花。
这花已半开。
——这是本来要子夜才开的花。
仿佛，唐仇清纯的笑声里，带着惊人的荡意，连花也为之早开了些。
这些花，多半都是养养亲手培植的。
杜怒福看着半开的花，沉痛的问：“是你杀了小趾？”
唐仇爽快地答：“是。”
“然后你冒充小趾？”
“不错。这样才能接近养养。”
“那么，养养也是你杀的了？”
“是的。我杀了她，才能嫁祸蔡狂，才能使梁癫去追杀他，铁手也得去
阻止他们动手，我才能一口气毁掉你三个要援，使你们完全孤立。”
“养养怎会没认出是假冒的？”
“你没发现四大护法，都未曾出现吗？”
“你把他们怎么了？”
“我没有把他们怎样，问题是他们会把你怎样。养养是看出来了，可是
李凉苍偷偷告诉尊夫人：小趾同陈风威有染，怀了孕，不舒服，不能服侍她。
张寞寂又提议：此事不能让老会主知晓，免得责罚他们的风威老大，所以敦
请那位好心肠的妇人代为隐瞒。然后王烈壮趁机建议：以免杜会主生疑，最
好请人先行替代几天再说。他们‘请来’的人当然就是我。”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背叛我！？”
“他们若不叛你，我又如何能接近七分半楼的大门前，连一个阻挡我的
人也不曾出现？你们的人要不是死光了，就是叛掉了，不然就是全给调走
了。”她慧黠地笑道，“你要打击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时候，有两个方法是
最有效的：一是先孤立他，二是先使他们内里腐败互哄。两种方法都同样有
效，并用却更有效。”
“好，就算他们是背叛我，但他们跟我数十年了，他们有四个人，你可
以用美色打动长孙盟主，但又怎么使他们背弃我？”
“我对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方法。对付两盟一会，是大斗，不是小斗，
自然得要用非同寻常的斗争手段。其实，他们并不愿背弃你，更不负背弃你
之名——你何不问问他们去？”
于是她发出一种悦耳的歌声。
歌声悠扬，响彻云霄，仿佛能叫花开。
然后，杜怒福在下楼之前，一连下了四次暗号都不见踪影的“青花四怒”，
终于出现了。
他们自楼上走下来。
不过，只有三个人是走下来的。
其中一人，是给“抬”下来的。
他已失去“动”的能力。
他的穴道受制。
他的样子比一向满脸怒容的杜怒福更愤怒——。
他是他们四人中的老大：
陈风威



大关

杜怒福马上就明白过来。
四人中，毕竟，老大风威未曾出卖他。
他同时也了然：为何唐仇冒充“小趾”，其他青花四怒都没有看出来，
而养养也没有立时拆穿，致遭杀身祸的原由。
王烈壮道：“我们不是要背叛你，是你把我们逼成这样子的。我们只是
要反对你，要为青花会作一些贡献和改革，我们不得已。”
杜怒福怒笑道：“是什么奉献，我竟会阻止？是什么改革，竟不让我知
晓？”
张寞寂道：“我们跟你创青花会，舍死忘生，已廿六年了。可是，我们
得到了什么？别人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而我们还得在这儿穷磨干耗着，
竟然还打算对抗大将军，反对大连盟，劫拿花石纲，这种自取灭亡、诛九族
杀六亲的事，咱们才不干！我们是为了你好，为了青花会不灭于大连盟的势
力下，才起来反抗你不智的号令！”
杜怒福惨笑道：“要是你们真不愿干，咱们可以好好商量，也不会逼着
大家非干不可的。你们这样，只是为自己争取利益，不是为了青花会。不对
抗大连盟，就一定会给大连盟吞掉。大将军狼子野心，一如战国之秦。六国
要是一早切实采用苏秦建议的合纵对抗，若能看透秦国用了张仪之计，施‘远
交近攻’之法，就不会给逐个击破、一一吞并了。我们要是并肩作战，联结
其他帮、会、盟，奋力一拚，决不怕了大连盟，但若趁机投靠、自乱阵脚，
只怕下场不会比一味投靠秦国、只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齐王田建好多少。
田建是秦皇的结拜老哥，最后下场是给放逐饿死。凌落石力量抱负，当然不
可与嬴政相提并论，但对付敌人和战友的手段残酷。却尤有过之。”
张寞寂和王烈壮一时面面相觑，答辩不出话来，李凉苍却道：“别的不
说。至少，我们穷。本来种植了‘青寒果’，可解一般毒症，而且还试植了
‘大快人参’，能治一切血毒恶瘤，将它献上天子，必能封侯拜相，就算拿
去药铺卖钱，也定必富甲一方。但你老是拿我们辛苦培植的成果去帮人治病，
分文不取，有时还得倒贴、染病！咱们忙了一辈子，不想再这样厮混下去。
你看，咱们自己身上身内，连你在内，都患有恶瘤，只是用内力和药力把它
压住罢了，现在第七楼半长了一棵‘大快人参’，恰好够治我们五人的病，
我们决不允你再作什么济世救民，舍身为人的愚行！我告诉你，人不为已，
天诛地灭，你傻是你事，我们可不能老是跟着你傻下去！”
杜怒福苦笑道：“这番话说的也是。你们是有权不赞同的。这些日子，
都苦了你们了。我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对，对你们不够好，对不起。”
他这几句话一说，寞寂、凉苍、烈壮三人都低下了头。
杜怒福叹道：“你们情同手足呀。”
李凉苍道：“杀夫人的是这位⋯⋯唐姑娘⋯⋯我们⋯⋯可没这个意思。”
唐仇只一声轻笑。
她只环臂抱着肘，像看什么好玩事物一般地看着这几个人的对答。
杜怒福道：“那你们要怎样？你们可以杀了我，你们可以自立为会主，
我不争这个，但不可以把青花会卖给了大连盟，这样只是自找死路。”
王烈壮却摇首道：“春秋时代，鲁国有三桓，晋国有六大家族。当鲁国
国君政令不当之时，三桓可以制时鲁君，发号施令。我们师兄弟四人，和会



主有廿余年情义，我们是不会也不忍杀的。我们只要可以主掌大局，首先得
不触怒大连盟的路线，避过这一劫再说。”
杜怒福也摇头悲哀地道：“你们的想法太天真了，三国时曹魏有名士孔
融，才华绝世，因曹操忌而遭杀，他的子女女的才七岁，男的九岁，听到父
母被诛杀时，仍在下棋，若无其事。邻人讶异问‘父母遭难，你们还能这样？’
两个小孩都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舍主人煮有肉汤，男孩捧着饮光，
女孩问：‘活不久了，还要吃什么肉、喝什么汤？’男的忍不住哭了，女的
说：‘如果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应该高兴才是。如果死而无知，那还有什
么可哭的！’后来曹操听闻了这些话，知道这两个小孩智慧过人，所以命人
立即杀了。连小孩都晓得覆巢焉有完卵，你们的想法，岂不天真？你们拿晋
鲁二国来警喻这样正好。晋国本应重耳一手重振，强大鼎盛，但为六大家族
瓜分后，不但地位愈降愈低，而六大家族力量分散，不住互拚，谁有好下场？
中行家和范家首先互拚而灭。原智家联合韩、魏二家灭赵家，结果在生死关
头，韩、魏二家出卖了智家，与赵家联手，灭了智家。而鲁国三桓逐国君姬
蒋，拒绝了孔子所提出的‘堕三国’之议，各自为政，互相攻击，最后仍一
一为敌国所灭。历史的教训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迫不及待地坠入大将军所布
的彀中，重蹈覆辙？”
张寞寂见他两个同伴一时都答不话来，就横了心说：
“我们都说不过你，所以，这些年来，就听你的。现在，变天了，大连
盟支持我们当家发令，有唐姑娘为我们撑腰主持公道，到你要来听听我们的
了。”
杜怒福长吁了一口气：“你这样说，那就最好不过了，说到头来，你们
不管为正义为公理为青花会，其实主要还不过是为了自己。人生里有很多大
关节，将试炼出一个人的德行节操，这是一关，你们过不去，我也没话说了。
你既把话说分明了，这样好，只不过，我想知道：其他的手足、兄弟，都到
哪儿去了？你们夺权可以，只要拿出真本事；但杀人不许，自家兄弟，决不
可自相残杀。”
张寞寂反啐道：“什么大关小关的，你自己眼前的大关便过不去了。”
李凉苍却持平地道：“兄弟们都给我们调走了。老大不肯听我们的劝告，
只好先行制住。”
杜怒福深深地望了穴道受制的陈风威一眼，在旁的唐仇忽道：
“鹤盟的公孙照、仲孙映和孙照映，全给长孙光明听了我的话，调走了。”
然后她又单刀直入地说：
“你说那么多的话，旨在拖延时间，你们以为还会有援兵相救？”
然后她格铃铃、格铃铃，清脆好听地笑了起来。
笑得花枝招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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